
“飞机比想象中的
大，乘客少，飞机餐不错。
透过洁白的云层，非洲
大陆就在身下，心里倒
是安静许多，这或许是
大战前的心情。”8 月 17
日下午 17 时，一下飞机，
沙新平便在微信朋友圈
发了这条信息。

8 月 11 日， 中国决
定派出三个医疗专家组
共 9 名医生奔赴西非埃
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几
内亚、塞拉利昂和利比
里亚。湖南医疗专家组
的徐道妙、沙新平、张
恒三人被派往了塞拉利昂。

早前，当三个人还在长沙黄花
机场候机时，他们的妻子眼泪就没
停过。张恒 4 岁的儿子不明白爸爸
此行的风险，不停高呼着“爸爸加
油”，妻子却“吓得腿发软”。为了
安抚家人的情绪，三个人也约好，
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律“报喜不报
忧”。

结果，刚下飞机，医疗组便
全部被带往机场的一个角落进行
检查——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
扑鼻而来，此时，沙新平才真正感
觉到，自己离埃博拉越来越近了。

核实身份并消毒后，医疗队被
放行，一行人匆忙赶往码头。塞拉
利昂隆吉国际机场建在小岛上，到
首都弗里敦市还需要乘坐四五十分
钟快艇。此时，已是当地时间晚上
19 时。

“嘿，等 会儿！”见同行人员
接过船长递来的救生衣准备直接
往脖子上套，沙新平赶紧叫住他，
递过去一个塑料袋 ：“隔离一下再
接触皮肤。”

夜风扑面，简陋的快艇有些颠
簸。沙新平拿出笔记本，写下到达

我们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日日夜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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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首都弗里敦市，进行医疗
援助的中国医务人员分布在可以收
治埃博拉病例的哈曼国王路政府
医院和中塞友好医院。因为埃博
拉，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大
门紧闭，医生担心被传染，护士也
在闹罢工。此时，塞拉利昂的医务
人员已经不足 100 人。

沙新平了解到，塞拉利昂的医
疗系统早已崩溃，国家首席医生舍
克·汗曾救助 100 多名埃博拉患
者，最终被传染去世。消息传开，
举国悲痛之余，恐惧也让当地的医
生护士纷纷做了“逃兵”。

8 月 20 日，受 热 带季风气候
影响，弗里敦市高温多雨，湿热难
耐，沙新平的嗓子格外难受。

“又来了一名疑似埃博拉的发
热患者。”收到消息，沙新平立刻
赶往中塞友好医院。

早 期 呕 泄、 中 期 眼 睛 充 血，
患者的种种反映都符合人感染埃
博拉病毒后的症状。跑遍整个医
院，沙新平都没能找到一台可以
用于做检验的仪器。但凭经验判
断，沙新平感到这名患者的情况
不妙。

就在入院半小时后，这名患
者的眼白部分全部变为血红色；1
小时后，患者的眼耳口鼻等处开始
流血；约 1 个半小时后，患者内脏
大出血；2 个小时不到，患者的心
脏停止了跳动——他甚至还没来
得及被隔离，便用死亡确诊了埃博
拉。

随后，中塞友好医院一名曾给
发热病人做过灌肠的女护士因被
怀疑感染埃博拉而接受隔离。几
天后，该院仅剩的包括中国护士在
内的 7 名医务人员全部被隔离。

埃博拉的传染性很强，即便
是“全副武装”的医务人员也防不
胜防。据世界卫生组织 10 月 29 日

的数据显示，国际医务人
员共有 521 人感染埃博拉，
272 人死亡；其中塞拉利昂
已有 127 名医务人员感染，
死亡 101 名。

“说 不怕是 假的。”每
每想起昨天都还在笑着跟
自己打招呼的护士第二天
便不在了，沙新平的内心就
难以平静。除了感叹生命的
脆弱，他每天都会加强自我
防护工作，也不忘提醒身
边的人。

但也只能是提醒。
“ 你 为 什么 不 穿 防 护

服？” 沙 新 平曾对医院 救
护车司机的防护措施表示
担忧，结果对方挽起衣袖，
露出结实的肌肉，哈哈大
笑却不甚在意地回答 他：

“我很强壮！我是火，能烧
死病毒！”

但在沙 新平看来，救
护车司机同样属于高危人
群，“他们并没有穿防护服
的要求，却跟医务人 员一
样，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着
病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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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0 日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将“2014 年度人物”授予抗击埃博拉的医务工作者。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专访湖南的“埃博拉斗士”——

“我是火，能烧死病毒”
■故事

抗击埃博拉，我来了

西非后的第一篇日记 ：“没想到，这里的轮渡
码头还比不上中国 20 年前的……”

21 时 30 分，弗里敦市的大街上依旧热闹。
当地居民逛着街、踢着球，脸上并未有任何
紧张的情绪，似乎埃博拉病毒与他们毫不相
干。

然而，在弗里敦市的另一角—— 塞 拉
利昂第四大的哈曼国王 路政 府医院（King 
Harman Road Government Hospital）， 却正在
经历煎熬与考验。

“别碰我，我不要隔离！”医院大厅里，
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正被 4 名医务人员奋力
压住，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，一心想要挣脱
医生的控制。

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，沙新平和徐道妙、
张恒便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，
赶往隔离区打听这名新近被隔离的病人的情
况。

“发热、乏力、腹痛是埃博拉患者最初
期的症状。”这些症状，这名病人全都有。
看过病历后，沙新平提醒医院的护士：“快穿
上你的隔离服！”护士耸了耸肩 ：“没事的。”

沙新平随后在反馈到国家卫计委的工作
日记中写道 ：“当地医院防护意识太差，医务
人员没有正确认识到埃博拉的可怕性。他们
未穿隔离服、未戴口罩，甚至与发热病人有
直接的皮肤接触，这可能加速病毒传染。”

■埃博拉

    埃博拉（Ebola），是用来称呼一群属于纤维

病毒科埃博拉病毒属下数种病毒的通用术语，可

导致埃博拉病毒出血热。罹患此病会出现数种不

同程度的症状，如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肤色改变、

全身酸痛、体内出血、体外出血、发烧等，甚至

致人死亡。

对于非洲来说，埃博拉并不陌生。1976 年

至 1994 年间，埃博拉疫情先后数次爆发，导致

大量人员死亡。2014 年，埃博拉再次卷土重来。

西非地区最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是一名2岁的男

孩，他于2013 年12月在几内亚的东南地区死亡。

这个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系统，当时还没有人

知道这是埃博拉病毒。直到2014 年 3月，埃博

拉病毒蔓延暴发，患者死亡人数超过 50人，人

们才终于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。截止

12月10日，埃博拉已造成6388人丧生。

埃博拉给大多数受疫情影响国家的经济、

卫生系统和政府留下了永久的印记，并迫使当地

为阻止疫情扩散而抛弃传统礼仪，包括擦洗死

者遗体以及在见面时握手、亲吻等。

不乏湖南的医生和专家。8 月 7 日，湖南籍女军医
李玉（化名）到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协助抗
击埃博拉；8 月 11 日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性
疾病专家沙新平、重症医学科专家徐道妙以及长
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张恒三人被

派驻到西非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，
开展援助行动。

今天，我们专访了这几位“离埃博拉
最近的湖南人”，听一听他们抗击埃博拉
的“战斗故事”。

1995 年， 好 莱 坞
电影《极度恐慌》中，
埃博拉病毒肆虐美国小
镇，居民大批死亡——
如今，电影中的情节却
在非洲真实上演。自今
年 3 月 以 来， 西 非 爆
发了自有埃博拉病毒记
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
情。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
12 月 10 日 的 最 新 消
息，埃博拉已导致全球
17942 人疑似或确认感
染，其中 6388 人丧生。

面对恐慌，很多国
家的医务工作者挺身而
出，站在了抗击埃博拉
的最前线。美国《时代》
周刊称这些奋战在疫区
的医务工作者为“埃博
拉斗士”，并将“2014
年度人物”授予他们，
以 此 向 他 们 的 勇 气 致
敬。

中国也对西非疫区
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其中

用湖南医疗组组长徐
道妙的话说，“在这个国家，
你所拥有的知识常常派不
上用场”。一方面，医疗条
件落后的塞拉利昂缺乏必
要的医疗物资，没有充足
的隔离防护服，要靠其他
国家援助，医务人员也没
有刻意去保护自己的习惯；
另一方面，宗教信仰给当
地人民“洗了脑”，他们信
奉“主”，认为生 死有命，
很多居民并不接受国际卫
生组织的帮助。

这名救护车司机的“不
在意”让他 遭 遇了厄 运。
几天后，哈曼国王路政府
医院院长带来了一个坏消
息——这名司机因感染埃
博 拉 去 世了。 如 此 一 来，
本就所剩不多的还在工作
的救护车司机又少了一个。

随 着 埃 博 拉 疫 情 的
蔓 延， 湖 南 援 非 医 疗 队
也加快了对当地中资企业
开展 疾 病 防 护与 控 制 工
作的脚步。

徐道妙（左）与张恒（右）和塞拉利昂当地护士合影。他
们常提醒对方要穿防护服，她却不甚在意：“没事的。”

沙新平、徐道妙、张恒（从左至右）在中塞友好医院前合影。

每次探视病人，沙新平都要“全副武装”。

（下转 A06 版）


